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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出发，沿京广高速路一路向

南。白云从高远的天空飘过，道路两侧

的杨树和柳树连成绿荫。往南走 100 多

公里，我来到河北保定。保定地处华北

平原，太行山东麓。这是一座古城，更是

一片红色热土。

抗日战争时期，保定地区是华北抗日

的重要战场。我跟随当地朋友，来到保定

烈士陵园，走进保定革命纪念馆。馆内展

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保定军民以地道战、

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方式抗击日寇的故

事。纪念馆门前的广场中央，伫立着革命

烈士纪念碑。肃穆氛围中，松柏清香随风

而来。那古朴的气息，像在无声缅怀着抗

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忠魂。

站在这里，就像站在历史的节点。

徜徉在今天和平幸福的日子里，追溯昨

天，铭记历史，致敬先辈。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

万，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千里大平原展

开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

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地道战》，是

1965 年 上 映 的 电 影《地 道 战》的 主 题

歌。当时，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有人哼

唱这熟悉的旋律。

冉庄，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

抗日战争中，军民同心，在这里创造了一

座举世闻名的地下长城，奏响保家卫国

的英雄之歌。

我们驱车前往冉庄地道战遗址参

观。沿途是绿油油的田地，麦穗和玉米

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谷物清香。

到冉庄时，我远远看到十字街头的

古槐树和悬挂在上面的大铁钟。朋友介

绍，古槐树至今已历经数百年。1965 年

拍摄电影《地道战》时，这两棵古槐树还

枝叶繁茂。后来，可能是由于树龄已高，

古槐树的枝叶开始脱落，但茎干依旧挺

立，成为见证那段历史的“纪念碑”。

我们挨个走进地道里参观。冉庄地

道一般宽 1 米左右，高约 1 至 1.5 米，上距

地面 2 米多。我们走在其间像走迷宫一

样，时而上坡，时而下坡，有的坑道还需

要弯腰或半蹲行走。地道结构与地上街

道基本一致，以十字街为中心，顺沿东、

西、南、北大街挖成 4 条主干线地道，再

由主干延伸出多条支线，直通村外和周

边几个村，最后挖成户户相连、四通八达

的地下迷宫。

冉庄地道分军用地道和供群众隐蔽

用的民用地道两种。地道内有指挥部、

休息室、储粮室，地道中途设有路牌和油

灯。地道在地面的出入口，非常巧妙地

利用地形地物，在墙壁、井壁、牲口槽、锅

台、衣柜等不易发现处构筑，甚至与建筑

物融为一体，使敌人难以发现。为了便

于监视、打击敌人，军民还利用院墙、碾

子、烧饼炉、柜台等有利的地形地物，构

筑工事，与地道连通。在街道、路口处，

人们布置地雷，并将引线引入地道。这

样，冉庄地上地下各种工事相互配合，使

地道里的八路军既能瞭望，又能射击，整

体上形成一个可攻可守的立体火力网，

屡屡给敌人以重创。

了不起的冉庄地道，了不起的军民

团结，了不起的抗日英雄。

我们来到一位老奶奶家中。她家的

院 子 里 ，至 今 还 保 留 着 当 年 的 地 道 洞

口。她说，当年她的家人就在这里躲避

日本鬼子扫荡、配合八路军作战。

冉庄地道，一处永恒的、宝贵的历史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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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入伍下连不久，我就发现老兵

们 在 训 练 间 隙 ，眼 神 总 爱 望 向 西 北 天

际。他们嘴里总念叨着“上山”，念叨着

冻伤脚趾的严寒、吹跑钢盔的狂风。“上

山”像一句神秘暗语，在我心里埋下种

种疑问。直到看见卡车车厢里堆叠成

小山的厚重防寒帐篷、氧气瓶和高原药

品，我才知道，“上山”，是前往昆仑山脉

深处的驻训点。那是一条通往与平原

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路，是我们淬炼筋骨

与意志的必经之路。

一天，我的班长薛正云正带我熟悉

手中钢枪。枪油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他突然对我说 ：“下月跟我上山见识见

识吧。”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鼓励的

意味，让我心生期待。

初秋的平原尚浸染着暑热，载着我

们的大卡车一头扎进高寒。车窗外，平

原沃野逐渐被荒凉的戈壁取代，昆仑山

庞大冷峻的轮廓在视野尽头越来越清

晰，如同天地间一道灰蓝色屏障。峰顶

终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我 捏 着 海 拔 表 ，指 针 随 着 山 路 的

盘 旋 剧 烈 跳 动 。 薛 班 长 敲 了 敲 车 顶

棚，发出厚重的响声：“都精神点，把护

膝 套 严 实 了 。 山 上 的 风 ，能 顺 着 骨 头

缝往里钻。”夕阳的金辉落在他黝黑泛

红的脸上，那抹标志性的“高原红”仿

佛 被 点 燃 ，透 着 一 股 子 历 经 风 霜 的 刚

毅。

盘旋的路连成一条缠绕山体的长

龙。终于到达海拔近 5000 米的山口，我

们停车休整。推开车门，凛冽的空气扑

面而来，让我们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

加费力。薛班长指着远处山坳里一片

低矮的迷彩营房：“看，那就是咱们的

‘家’。去年我们在门口栽了百来棵红

柳，硬是活下来一半。”到营区后，我再

看那些红柳，细弱，却以一种倔强的姿

态伸展着枝条，在狂风中发出“哗啦啦”

的 声 响 ，像 是 在 为 我 们 的 到 来 奋 力 鼓

掌。

夜里，高原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躺

在床上，我的头像被钝器一下下凿击，

缺氧的感觉缠绕着每一根神经。接连

几天，我都脚步虚浮，胸口火烧火燎。

在这种煎熬中，一天黄昏，薛班长招呼

我们几个新兵：“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踩着没膝的积雪跋涉近半个小时，

一座界碑出现在眼前。“中国”两个硕大

的、用红漆书写的字，深深镌刻进坚硬

的碑石。

薛班长蹲下身，用厚实的手套仔细

拂去界碑棱角处凝结的冰霜。“9 年前，

差不多也是这时候，我的老班长第一次

领我到这里。”他的声音，像山风拂过岩

石的罅隙。我们面对着界碑，齐声背诵

军人誓词。那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间回

荡，显得异常清晰。

时光在昆仑山永不停歇的风雪中

流逝。转眼，我迎来了第 3 次“上山”。

零下 20 摄氏度的清晨，高原的风如砂

纸，在脸上摩擦出粗糙的质感。就在这

次驻训的后期，薛班长接到了退伍的命

令。离队前的日子，他依然一丝不苟地

履行着班长的职责。

那天，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狂风

发出骇人的尖啸，能见度骤降。我们驻

守的点位成了孤岛。更糟糕的是，运送

补给的卡车在一处陡峭冰坡下被困住

了，动弹不得。

给养中断，炊事班长老陈将最后几

块压缩饼干掰成碎屑，撒进滚烫的开水

里 ，搅 成 稀 薄 的 糊 糊 ，分 给 每 个 人 暖

身 。 轮 到 我 站 凌 晨 的 岗 哨 ，我 裹 紧 大

衣，握紧冰冷的钢枪，站在哨位。寒风

裹挟着尖锐的冰粒，穿透层层衣物，刺

入骨髓。我的睫毛结了霜，眼皮越发沉

重，困意和刺骨的寒冷交织。

不知过了多久，透过沉重的雪幕，

我看到几点微弱的光，一寸寸向营房方

向挪动。风雪太大，看不清人，但那坚

定的步伐十分熟悉。是连长、薛班长和

另外几名骨干！他们打着手电，用背包

绳彼此紧紧串联着，弓着脊背向点位跋

涉而来。他们身后，用绳索拖拽着沉重

的物资。

这 一 幕 ，成 了 深 深 刻 在 我 心 里 的

“边防记忆”。他们在雪中前行的身影

为我们诠释了“上山”的内涵。“上山”，

不仅仅是边防军人的任务，更意味着在

绝境中开辟生路，在极限处坚守职责，

为战友扛起生的希望。

薛班长退伍了，带着一身被风雪磨

砺出的硬骨。我接过他使用多年的那

支钢枪，也接过他那融入血脉的责任。

几年间，我一次次带队上山。风雪巡逻

线上，我的脚印渐渐叠印上他昔日的足

迹。

叠印的足迹
■崔志勇

北国的春天姗姗来迟，一队队鸿雁

在空中嘎嘎鸣叫着，从江南飞回了北方

的草原。温暖的春风从小兴安岭吹来，

吹过乌苏里江、松花江、木兰达河和白

杨木河，吹绿了两岸的每一寸土地。

烽火硝烟的年代里，在木兰达河沿

岸，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大地，一

年又一年，在屈辱和隐忍中，默默地、顽

强地焕发着生机，用满山野花和一道道

奔腾的春水，安慰着在苦难里挣扎的人

们。

每 年 春 天 一 到 ，妈 妈 就 会 带 着 女

儿 小 桃 和 儿 子 小 槐 ，去 木 兰 达 河 边 的

山 坡 上 和 田 野 里 ，剜 一 些 灰 灰 菜 、马

齿苋、苦苦菜回来，掺和着棒子面，或

蒸 或 炒 ，充 当 一 家 人 的 口 粮 ，勉 强 度

过春荒。

春天来了，小桃最盼望的，是姥爷

能带她去鸡冠山上走一趟。因为，在高

高的鸡冠山那边，有她向往已久的抗联

叔叔的营地。

说起日本鬼子，那可真是比豺狼还

歹毒。自从他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

国 ，老 百 姓 的 日 子 就 像 掉 进 了 冰 窟 窿

里。日本鬼子还在木兰达河流域各县

各乡大搞并屯归户，阻断抗联与群众的

联系。

即 使 是 在 这 样 艰 难 的 日 子 里 ，英

勇不屈的东北人民也从没有向侵略者

屈服过。木兰达河两岸的乡亲和正义

之 士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地 下 党 组 织 的 领

导下，同仇敌忾，奋起抗争。战斗的火

焰从来没有熄灭。小桃就听屯里的乡

亲 讲 ，附 近 一 些 县 里 有 不 少 年 轻 人 都

秘 密 投 奔 到 鸡 冠 山 区 ，参 加 抗 日 游 击

队。

“姥爷，屯子里传的那些事，是真的

吗？”有一天，小桃忍不住，小声地问采

药回来的姥爷。

“ 那 还 能 有 假 ？”姥 爷 一 边 擦 着 火

镰，点着了烟袋锅里的旱烟，一边慢悠

悠说道，“一个小姑娘家，咋这么爱打听

事 儿 呢 ？ 就 不 怕 心 事 太 重 ，不 长 个 头

吗？”

“才不怕呢，姥爷你看，我比你的药

材柜都要高了！”小桃笑着比划着说。

姥爷是木兰达河一带人人尊敬的

老郎中，多年来翻山越岭、走屯穿乡给

乡 亲 号 脉 治 病 。 日 本 鬼 子 来 了 ，姥 爷

总 能 找 到 办 法 ，给 打 鬼 子 的 抗 联 战 士

送 去 草 药 。 在 小 桃 心 目 中 ，只 要 有 姥

爷在，家里就没有什么拿不定的主意。

这天，小桃刚刚剜野菜回来，姥爷

就把她拉到一边，小声说道：“桃啊，你

不 是 老 早 就 想 见 一 见 抗 联 的 叔 叔 们

吗？今天就跟姥爷进一趟鸡冠山好不

好？”

“真的？”小桃一听，不禁喜出望外，

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姥爷示意她压低声音，叮嘱说：“来，

你帮姥爷把这个皮葫芦背上，里面的东

西可不能洒出来了。”

“姥爷，里面装的是什么？是洋油

吗？”

“不是洋油，是烈酒。”姥爷小声说，

“山上急着用的。”

午后，祖孙俩像平时出诊一样，带

上 草 药 ，沿 着 一 条 人 烟 稀 少 的 羊 肠 小

道，悄悄上了鸡冠山。

姥 爷 是 一 位 有 经 验 的“ 进 山 客 ”。

进山的人熟悉大山，也敬畏大山、爱护

大山。

这次跟着姥爷上鸡冠山，小桃亲眼

见到了抗联叔叔们的营地。不过，有好

几个叔叔在战斗中受了伤，有的头上还

缠着绷带，有的腿上受了枪伤。姥爷此

行，就是为了给这几个受伤的抗联战士

治伤的。

小 桃 背 上 山 的 那 只 皮 葫 芦 ，里 面

装 的 烈 酒 ，是 为 了 给 伤 员 的 伤 口 消 毒

用的。

有 一 名 受 伤 的 战 士 小 杨 ，看 上 去

只 有 十 六 七 岁 的 样 子 ，小 腿 肚 上 挨 了

枪 子 儿 。 为 避 免 伤 口 恶 化 ，在 姥 爷 和

小 桃 来 的 前 几 天 ，分 队 长 让 小 杨 咬 紧

牙 关 ，硬 是 用 刺 刀 给 他 把 子 弹 剜 了 出

来。

多么坚强的抗联战士啊！小桃一

边用烈酒给小杨擦着快要化脓的伤口，

一边轻轻地问道：“好疼吧？你要忍着

点啊，消了毒，敷上药，伤口就会好得快

一些。”

姥爷挨个儿给其他伤员察看了伤

势，仔细为他们换上草药。“马大爷，真

得好好感谢您老人家。”分队长说，“您

老送来的都是救命药啊。”

“现在山下风声挺紧，你们早点养

好伤，也好早点转移，万一鬼子要来搜

山……”

“放心吧，大爷，鸡冠山到处都是我

们布下的‘迷魂阵’。有凶残的豺狼，就

有打豺狼的好猎手！”

“那就好，那就好！”姥爷说，“乡亲

们在山下可担心你们了。”

“我们还要感谢你这个外孙女，我

们可是老早就知道了，您老人家每次送

来的草药，有不少是小姑娘挖来的呢！

小小年纪，就在为革命做事情了。”

小桃听了这些话，心里美滋滋的。

她给小杨换好了药，小心翼翼地扎好绷

带，就和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小杨拉起

家常。

小杨问小桃：“你认字吗？上过几

年学堂？”

小桃噘着嘴说：“姥爷说，日本人开

办的学堂，不去也罢。”

姥爷说的是实情。伪满洲国建立

后，日军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规定在

所有日满学校里，不许讲汉语，学生们

哪怕回到了家里，也得讲日语。所以，

东北的老百姓和孩子们都恨透了日本

鬼子。

“马大爷说得是，只要东北这片土

地 上 还 有 日 本 人 横 行 霸 道 ，乡 亲 们 就

只能忍气吞声，过着亡国奴的日子。”

小 杨 就 像 一 位 小 先 生 ，又 转 身 对 小 桃

说，“不过，学堂里有的先生，还是有良

心 的 。 所 以 ，学 堂 还 是 要 进 。 日 本 人

不让你们学汉字，你们就偷偷地学呗，

识了字，有了文化，将来总归用得上。”

“将来？将来是怎样一回事呀？”

小桃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名词。

“将来啊，那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

完 的 。”小 杨 看 到 小 桃 这 么 好 奇 的 样

子 ，就 拍 了 拍 一 直 抱 在 手 上 的 那 支 小

马枪，给小桃描述道，“将来，我们把日

本 侵 略 者 统 统 赶 出 中 国 的 土 地 ，所 有

劳 苦 百 姓 都 能 抬 起 头 来 ，扬 眉 吐 气 地

过日子！还有啊，到时候，天上飞着我

们 自 己 的 飞 机 ，地 上 跑 着 我 们 自 己 的

汽车。对了，到了将来，连我们东北的

黑 土 地 ，收 庄 稼 的 都 是 我 们 自 己 的 拖

拉机……”

在这个春天之后，小桃又跟着姥爷

多次上山，给抗联叔叔们送过草药、粮

食和煤油。可是，她再也没有见到过那

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战士小杨。

1947 年的春天，小桃报名参军，成

为我军一名战地卫生员。

临行前，母亲依依不舍地拉着小桃

的手，这一别，不知还能不能再相见。

“娘……那我走了，你和姥爷、弟弟

都要多保重呀！”小桃说完，赶紧转过身

去。她怕让妈妈看见自己涌出的泪水。

后来，小桃先是踏上解放战争的战

场 。 新 中 国 诞 生 后 ，小 桃 又 跨 过 鸭 绿

江，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

小 桃 也 曾 多 次 想 象 过 ，会 不 会 在

哪 一 处 战 场 上 ，或 者 是 在 行 军 途 中 的

某 支 兄 弟 部 队 里 ，突 然 遇 到 在 抗 联 营

地 见 过 的 那 名 战 士 小 杨 呢 ？ 新 中 国

已经成立，小杨说的“将来”一定不远

了。

鸡冠山上
■徐 鲁

我始终认为，山是有灵魂的，并且富

有情感。

一个蓝天澄明的周末，我再次来到

这座思念多年的山。

我站在山脚仰头凝望，眼前的大山，

像是大自然精心编织的锦绣披风，层层

叠叠的植被，翠浪翻滚，绿烟袅袅，从山

谷一直蔓延至山巅。这美丽的景象，让

我心潮澎湃。

4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目

之所及皆是荒芜的景象，裸露的岩层呈

现着铁锈般的红褐色。我所在的部队接

到绿化荒山的任务。战友们植树造林的

壮观场面，仍历历在目。

那时候，连队只有几辆老卡车，吱呀

呀地运来水和土壤。我们肩扛着沙袋，

扁担挑着水桶，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蜿

蜒而上，把水土一点点送上山。在山坡

上、悬崖边，我们撬动大块岩石，翻出较

细腻的沙土，和运来的土壤混合，栽种树

苗。锹镐与岩石的铿锵撞击声、沙土的

簌簌声、水桶倾倒的哗啦声此起彼伏，构

成一曲动人的交响。大家手掌磨出了血

泡，汗水湿透了迷彩服。我们在这里埋

下希望的种子，栽下美好的憧憬，等待荒

山焕发出锦绣。

如今，沿着山路拾级而上，沿途风景

令人眼前一亮。我们在崖畔处种植的酸

枣树，如今已延绵成了茫茫一片。山风拂

过，浓密翠绿的枝叶舞动，绿光潋滟。米

粒大的枣花散发着清新香气。到了秋天，

艳红的酸枣会密匝匝挂满枝头，如同一串

串红玛瑙。果实累累，随风摇动，为沧桑

的岩壁增添一道亮丽色彩。

翻过山头，是一道险峻的山岭。战友

们说，这里在历史上曾是一处军事关隘。

一块巨石旁，依稀可见当年的痕迹。我们

植树时，有战友提议在这里栽上一片雪

松，大家都赞同。当年纤细的松树苗，历

经数十年风雨洗礼，如今已经郁郁葱葱。

它们挺拔矫健的身躯，像极了一个个站哨

的士兵。清风吹过，松涛飒飒，使这座山、

这道岭更显得英武豪迈。

对面的山岭上，是我们栽下的一片柿

子树林。阳光透过硕大的树冠，在岩石上

洒下斑驳光影。去年秋天，退役多年的战

友发信息嘱托我，一定要去看一下他当年

嫁接的“磨盘”柿子。当我看到红彤彤的

柿子，从翠碧的枝叶间探出头来，心中不

禁一阵兴奋。我正要举起相机拍照发给

老战友，只听“扑棱”一声，一只喜鹊从树

间飞出，“喳喳”地叫着，在我身边环绕飞

旋。那清脆的叫声，如一阵爽朗笑声回荡

在山谷。随着喜鹊起飞，两个熟透了的柿

子掉落，径直滚落到我的脚下。也许，是

这大山又见故交来，在向我表达欢欣的情

感。刹那间，我的情绪被点燃，与这座山

产生了强烈共鸣。

行走在这熟悉又新奇的山间，我心

中感慨万千。再转身回望，丽日骄阳的

光辉里，山花在风中嫣然浅笑，杨柳在山

谷翩翩起舞，小鸟在山涧翻飞翱翔。还

有那道清澈的溪流，“叮咚”脆响跳跃在

岩石上溅起串串水花。隽秀的青山，处

处都能看到当年战友们挥洒的火热青

春，缔造出绚丽的山韵。

猛然间，我似乎听到了大山的声音，

那是山的激情吟诵，是对战友们青春奋

斗的回响。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

青山知是故交来
■刘冀洲

红色之旅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精短小说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赤水长流 （中国画） 董希源作


